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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符号学理论对标志设计的启迪意义

胡　杨

（暨南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　要］　索绪尔提出的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对于提高标志设计的艺术水平和传播效果具有
重要的启迪意义。要设计出形神兼备的标志，必须从事物的功能、事物的形式特征和历史影响去准确把握所

指的深刻内涵；然后通过思维定势的打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融会贯通以及从生活场景、艺术形象和现

有标志三个方面积累能指素材，在打造别具一格的能指上下功夫。设计者应该养成丰厚的知识、丰富的想

象、敏锐的观察和精妙的技艺，在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高尚的思想境界、审美境界和技巧境界，获得广

阔深邃、高妙典雅的胸襟怀抱，这样就有可能创作出富有神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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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图像的传输越来越变得轻而易举，而人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原
本显得有点奢侈的赏心悦目的审美要求，也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这就是我们进入读图时代的客

观条件。以生动的形象、明艳的色彩和新奇的创意为特征的标志设计，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如何设

计出既有丰富深邃的内在神韵，又能通过“有意味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标志，也就成为艺术设计的

重要课题。本文通过符号学理论对标志设计的启迪，从进一步提升标志设计艺术水平和传播效果

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以供参考。

一、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说与标志设计的内在关系

符号学是一种以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符号一般理论的科学，肇始于１９世纪下半叶的
西欧，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异军突起，成为欧洲学术界的重要方面军。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认为，
很多理论问题是可以通过对表达问题的符号的分析研究而得到更为准确与深刻的解释。

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１８５７－１９１３），
认为，语言就是以符号及意义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他指出，语言只是复杂庞大的符号系统文化中最

为明显的例子，除此之外，像文字信号、风俗习惯、礼仪程式等同样具有符号的性质，因此他提出要

建立一门“符号学”来研究各种符号现象。索绪尔的主张在他为现代语言学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

的同时，也为符号学的兴起拉开了序幕。符号学这一学科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成为现实，今天的符

号学已经越出欧洲的地理范围和语言学范畴，对哲学、人类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产生了重要

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绪尔不但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而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德国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１８７４－１９４５）在他晚年撰写的哲学著作《人论》中，甚至把人定义为运用符
号的动物，认为符号就是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之一。符号的创造、运用与累积使人类摆脱了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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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的束缚，通过符号使前人的间接经验能够代代传承，使人类智慧有了不断发展。管中窥豹略见一

斑，从卡西尔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索绪尔对于符号学的形成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每一个语言符号都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

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就是语言的音响，也可引申为文字书写形式。这样的物质呈现在社会的约定俗

成中与特定概念发生联系，在使用者之间引发某种概念上的沟通。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

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

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能指是人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工具。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

符号这个词来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

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①他又进一步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

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②索绪尔在这里揭示了符号的两个特性：一是符号的任意性；二是符号的构成

具有线性序列的特点，人们只能一词一句地说话，不能几句话一下子说出来。

索绪尔说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不仅仅阐释了不同种类的语言客观存在的事实，即是使

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意识形态及历史原因，不同的人群为争夺话语权展开针锋相

对的斗争，就在于能指和所指固有的任意性所造成的。这一理论对于标志设计来说具有更为重要

的意义，这就是说设计者在面对同一客观事物时，完全可以通过想象联想的生动展开，构思出各具

特色的图像，设计者的创造性思维也就具有无限广阔的空间。语言的任意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通过时间的积淀与权力掌控，必然会向着某种规范性的方向转化，而标志设计却可以在想象力天马

行空般地展开和技艺表现精益求精的升华中，向着更完美、更精彩、更别致的方向前进，这就为设计

的自由奠定了哲学的基础。

能指与所指的对立与任意，跟两者之间的统一与联系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这对于标志设

计来说，一方面为能指的具体表现形式提供了创新创意的无限性，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能指尽最大可

能和所指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能指的自由表达不是说完全离开了所指的内涵，如果有所脱节或

者错位，那就只能是蹩脚的甚至有可能蜕变为失败的设计。某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甚至像奥林匹克

运动会的标志设计，都会在这一方面犯下错误。由于能指的具体形式和所指事物的内涵缺乏深刻

的内在联系，造成了“文不对题”的遗憾，这是所有从事标志设计的人都应该引以为戒的。还有一

些标志的能指显得陈旧粗陋，既没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也没有形式上的精雕细琢，这样的标志不是

缺乏责任心的粗制滥造，就是思想简单、技艺粗陋的劣作；更多的是在设计过程中创作思维没有经

过绞尽脑汁的阵痛，浅尝辄止，随便抓一些所指的表象进行图解，其结果必然落入一般化的窠臼，最

常见的就是通过文字或字母作简单的美术化处理，这种滥竽充数的做法自然不可能设计出令人刮

目相看的好作品来。

二、准确把握所指的深刻内涵是标志设计的首要任务

一个好的标志设计必定要求它把所指代的对象的某一方面重要特征准确地表达出来，让人一

看就产生心领神会的认同感，这就是说设计者必须对所指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要

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用科学的认识论深入研究所指事物的历史影响、

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并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对该事物的个别与

一般、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及冲突与谐和等各个方面进行反复的研究，才有可能逐步接近事物

的本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去选择最能体现事物所具有艺术表现意义的意象作为设计的主题。优

·３２１·

①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５页。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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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标志设计都是通过这样的理性思维去掌握所指的深层内涵的。如韩美林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设计的凤凰标志（图－１），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

图－１ 图－２

　　众所周知，凤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吉祥鸟，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龙飞凤舞”的图腾时代
就已经成为华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造型元素。正是这种具有元典性质，并且可以说达到了文化基

因这样深厚层次的构图拿来用在国家级的航空公司的标志设计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

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悠久深远、博大精深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二是

凤和龙在中国具有吉祥喜庆的涵义，“龙凤呈祥”就是这种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的最好概括；

三是凤凰作为鸟中之王，它能够展翅高飞翱翔蓝天，这就跟飞越五大洲的国际航空有了既贴切又深

刻的内在联系。因此，这个标志从所指的角度说来堪称经典之作。同样以凤凰为主要造型元素的

香港凤凰卫视的标志（图－２），也是一个既有时代精神的动感，有能很好体现华语传媒的文化韵味
的好标志：两只凤凰在飞舞中的互动，象征着媒体和受众的交流，把当代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与发

展趋势揭示出来，这样的标志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

由于对所指的内涵理解不深、把握不准，设计出来的标志就不能较为深刻地揭示所指的本质特

征，有的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缺乏由浅入深的探索；有的没能抓住所指的主要矛盾，却在那些次要

问题上做文章；还有对所指的内涵发生了理解上的错误，最终造成能指和所指风马牛不相及的缺憾。

例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图－３）就是因为把创意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一举办
地，同时又把表现民族文化作为设计的基本要求，但却忽略了奥林匹克运动最根本的本质特征，把

竞技体育的竞争品格，《奥林匹克宪章》所倡导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置之度外，以“京”

字“人”形的肖像章，一个缺乏能量的“舞动的北京”的造型去表现充满力量、智慧和技巧的拼搏厮

杀的奥运竞赛，奥林匹克运动鼓舞人类不断突破生命极限的强烈挑战没有了，体育竞赛需要的钢铁

般的意志、雄狮般的勇猛和两军对垒鼓角相闻的紧张气氛没有了。以印章的元素去表现中国文化，

这无可厚非，但从形式上讲却消解了奥运精神。常沙娜教授从表现形式上指出了“中国印”的不

足，认为“在笔触上、空间上还有些不满意，文字形象上有点软，有点太‘肉’。”①“中国印”这一奥运

标志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这不是奥运会的会徽，如果拿来用作北京艺术节或北京文化节的标志倒是

比较合适的。

中国人寿保险最初使用的标志（图 －４）同样存在着所指误用的问题，人寿保险最根本的特征
就在于为投保人的生命“兜底”，让他们在万一遭遇“不测风云”时获得可靠的保护。但在早前使用

的标志中，马蹄形绿环的口子偏偏开在左下方，那个象征生命的珍珠就只能眼睁睁地跌落下去———

人寿保险的本质就这样被这个标志颠覆了。２００３年后，该公司接受了专家的意见，把标志转了个
方向，绿环的开口转到了右上方，这样一来，宝贵的珍珠如果遇到风吹草动，就能安全地落在绿环之

中（图－５）。标志的所指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性，这样的设计也就变得较为适宜了。

·４２１·

① 《中国文化中国气派：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会徽诞生记》，载《美术报》２００３年８月９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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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４ 图－５

　　那么，标志设计如何实现对所指的准确把握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从所指事物的功能作为创意的切入点。人类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物有所用

才有所值。每一种事物都是因为能够对生命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发挥各自的作用，所以

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标志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对这一事物有更深入的关注，召唤更多的人

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来。这就是说，关注事物的功能，在标志设计中把这一点作为象征、展示、引导

与强调的内容，这样的标志就能够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在揭示所指的功能价值的过程中紧密联系

它的深层内涵与本质特征，标志设计采用这样的创意思路就能较好完成它的使命。有个名为“地球

之友”的标志（图－６），用了深蓝与浅蓝两种色彩、形体和方向各异的１９个箭头，分两组构成了东
西两个半球而表现出地球的概念，而箭头的交汇穿插所象征的人与人的全面“沟通”，很好地表现

了这个组织的功能。正是因为这一标志在设计过程中能够抓住事物的功能进行创意，它的所指就

因为具有针对性和明确性而很容易获得受众的肯定。

图－６ 图－７

　　其次，可以抓住所指事物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特征，把某些事物特有的表现形式作为设计的切入
点。所指本身不是具体的形式特征，而是事物在思维的抽象中所形成的概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任何客观事物都是以特定的形状、色彩、体量、动态、质感及尺度作用于人的感官，这些生动丰富的

存在方式与变化形态，对于每一个来说都是具体可感的。尤其是事物的某些表征，由于能够深刻反

映它的内涵，或者因为形式上的特别之处能够给人造成强烈的刺激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在标

志设计中抓住这样一些形式特征，把它作为人们深刻认识所指的向导，就会有助于准确把握标志的

所指。也就是说，那些具有特殊重要识别意义的形式，从这样的“略见一斑”之中着手，是可以达到

“管中窥豹”的指代效果的。例如ＳＷＡＴＲＯＯＦ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公司的标志（图－７），就是成
功地运用事物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特征去指代所指的内涵：这个公司是从事房屋建设的，标志的设计

者用两个没有底边的三角形的重叠和几个小小的长方形象征房子的屋顶和窗户，放在标志的顶端；

特指公司名称的ＳＷＡＴ四个字母略微经过艺术化处理，则作为标志的主体；而用来表示公司业务范
围的ＲＯＯＦ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这排词组则放在下面，每个字母都大幅度地缩小，跟中间四个字
母在体量上形成巨大反差，但是细致密集的排列却也产生了另外的效果———这排词组就像房屋建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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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基础。这种抓住事物具有特殊意义的形式特征表现所指的方法，就像修辞格中的“借代”，不

是直接把所要表达的事物全部展示出来，而是通过这一事物的局部成分或者跟它有特别关系的相

关事物来代替它。这个公司的标志就是通过屋顶和窗子来表示房屋建筑，因而把标志的所指表现

得很明确，简明的构图很好地完成表现公司业务的任务，这样的标志设计也显得非常成功。

再次，借用所指事物在社会中流传较为广泛的历史影响作为设计意象的原型。历史经验告诉

我们，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出现在世上的，它们往往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们在成长、发展中

的生动形象、精彩细节及关系密切的人物、地点、情节等遗存，尤其是那些在社会或市场上曾经产生

过特殊影响的事物，至今还会或多或少地流传在人民大众中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往事并非如

烟”的涵义。因此，标志设计在表现所指的过程中，如能深入挖掘具有这类特征的所指事物仍然在

大众中流传的历史遗迹，抓住那些具有特殊意味的表现形式，通过引发人们保存在知识、情感、审美

等各个方面的记忆，就有可能强化受众对于标志的认同感，这样的标志也就因为能够让人产生“似

曾相识燕归来”的熟悉、亲切和怀旧的感情，从而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习惯而受到好评。

三、打造别具一格的能指是标志设计的关键

标志设计中做到了对符号的所指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还只是完成了创作的第一步。要真

正设计出深刻的思想意蕴与精湛的表现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志，还需要设计者把已经掌握的所指的

本质特征和深层意蕴，转化为精美绝伦的能指，用符号形式在构图、色彩上的新颖创意，给受众带来

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样才能圆满完成标志设计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以下三点必须引起设计者

的深刻关注：

第一，要在能指的设计上创新，没有创造性思维是不可能成功的。要充分展开创造性思维的运

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打破思维定势，在绞尽脑汁的痛苦过程中打开思维的阿里巴巴之门。美国心

理学家克雷奇指出：“个人基于过去所见或所忆或所想而产生的意象，它们的特点可以是如此引人

入胜，因而梗在创建性的思路上。”①克雷奇在这里指出的阻梗创造性思维展开的心理纠结，也叫

“思维定势”，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曾经接受过的特别鲜明的

意象，在头脑里形成强烈的烙印，在适当的场合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二是人的思维都喜欢在驾

轻就熟的习惯化的路径上前行，这种省心省力的心理活动，会给思维主体带来轻松愉悦。因此，设

计者如何积极克服“思维定势”，运用发散性思维，就需要有别出心裁的创造性思维的展开。

也就是说，不要轻易使用那些轻轻松松冒出来的意象，尤其是民族文化中那些已经处于固化状

态的造型元素，使用的时候就要格外小心。此外，在意象的构思中可以大胆地打破生活常识中习以

为常的意象，用一些“反常”的意象作为标志的能指，这种剑走偏锋的做法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

斤”的神奇效果。例如有个酒品的标志，用酒瓶作为基本的造型元素，但设计者却用“酒”的四个英

文字母ＷＩＮＥ排成酒瓶的下半部，虽然这个酒瓶似乎给人以支离破碎的感觉，但是这一别具一格的
标志，却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能指的形式表现如果在创意中真正体现别出心裁的品

格，这一标志的新颖独特也就八九不离十了。那种初看似乎离经叛道，多看却能心领神会的标志、

石破天惊的创意，就是在鸢飞鱼跃的想象与联想中诞生的。

第二，标志设计是一个综合性的创造活动，它既需要科学概括的抽象思维能力，又要运用浮想

联翩的形象思维。通过对于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尽可能准确地把握这一客观事物最

重要、最根本的内涵，并且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参透这一事物的社会意义、时代精神、实际功用和审美

价值，这些工作主要依靠抽象思维的条分缕析和归纳提炼。然而，标志设计不完全是科学探究，对

·６２１·

① ［美］克雷奇：《心理学纲要（上）》，周先庚等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９页。



　第３７卷　第４期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于客观事物的深层把握的根本目的就是找出最适合视觉表现的艺术形式。这也就是在真正把握所

指的认识过程中，同时要求想象和联想迅速地参与其中，两种思维方式渗透互动、碰撞激荡，在思维

形式的相反相成中促成思维成果的相辅相成。这样，所指的深刻内涵就有可能获得最准确、最恰

当、最充分的表现，一个好的标志也就有可能应运而生了。

在这样的思维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取达到催生灵感的特殊境界。这就是说，一个善于

创新的头脑，肯定要经受凤凰涅?、浴火重生般的痛苦和煎熬，头脑风暴一点不比自然界的风暴柔

和，就像前苏联的大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题记里说的，“在清水里泡三

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①思维只有经过深邃艰苦的苦难历程，才有可能收获具有

创新品格的成果。因此，对于标志设计者来说，学习一些灵感学的基本理论和孕育灵感的基本方

法，就有可能在穷思竭虑的痛苦中得到智慧女神的青睐，从而进入到那种“笔态横生，出我腕下，恍

若天工，自成华彩”的灵境，精妙美惠的能指也就在灵感的护送下诞生了。

第三，标志设计要想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积累。深入生活、了解受众

是把握所指的重要途径，而能指的创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设计者在符号的能指上积累的丰富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早就深刻阐明了这一点，他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

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②也就是说，只有丰富厚实的

学识和经验，才有可能创作出文学精品。

标志设计在符号的能指上的积累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社会生活场景中生动的形象。

无论是庄严肃穆的政治活动，还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抑或是生龙活虎的体育竞赛，这些场景所

呈现出来的画面都充满着美的元素，当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生活画面储存在设计工作者的头脑之

中，就会形成一个需要用大数据统计的设计资源库。如果我们的设计工作者能够对这样的资源进

行认真的加工，把无数具象的生活图画冶炼成标志设计的能指，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标志也就呼之欲

出了。二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经典场景的艺术画面。古今中外的文学、美术、音乐、建筑作品形象，都

倾注了艺术家火热情思并具有栩栩如生、精雕细刻的美学价值，如果我们的设计者能够把古今中外

最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和情节高潮的重要场面记忆在自己的脑海中，就不

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困惑与遗憾，反过来倒会有左右逢源、用之不尽的愉悦和欣慰了。三是

对那些成功的标志直接记忆。前人创作的许多标志，无论是指代单位的，还是标识活动的，或者是

表现品牌的，都是他们经过心灵的燃烧，用心血、智慧、技艺和劳动凝结而成的思维火花的结晶。这

样一些经典之作有许多是我们不可企及的范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直接从那些范本积累和熔冶

中得到思维的启迪，那就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多的神奇效果。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

会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经典性标志中那些极为优秀的能指，一定会让我们今天的设计者受到

良好的熏陶，标志设计过程中新颖奇特的能指可能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心头涌现出来了。

总之，符号学有关所指与能指的理论对于标志设计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想设

计出形神兼备的标志，设计者必须具备丰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敏锐的观察和精妙的技艺，以及在

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思想境界、审美境界和技巧境界。这样，设计者就会获得广阔深邃而

又高妙博大的胸襟怀抱，就能创作出具有高度创新意义的标志图像，它的所指就会契合事物的本质

特征和深层内涵，它的能指就会具有独一无二的品格和妙趣横生的美感，精湛的所指和美妙的能指

的完美统一，这也就是标志设计向着富有神韵的境界前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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